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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工程科技视角的乡村治理现代化战略研究 

冯  献 1,2，李  瑾 1,2※，曹冰雪 1,2，范贝贝 1,2，马  晨 1,2 
（1．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北京 100097；  2．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 100097） 

 

摘  要：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开展乡村治理现代化战略研究对于明晰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中长期战略部署方向、

助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该文立足工程科技创新视角，剖析了乡村治理面临的主要困境及其

对工程科技创新的战略需求，详细分析了工程科技赋能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中长期战略构想、战略路径与政策建议。

结果表明，1）现阶段中国乡村治理面临着治理过程碎片化、治理主体不协同、治理方式不科学、治理成本较高昂、治理

效率不均衡等问题。2）随着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乡村治理工程科技取得积极进展，亟需积极发挥工程科技在夯

实乡村治理物质基础、提升乡村治理综合效能、精准对接多元主体需求方面的作用，从工程科技战略层面谋划乡村治理

现代化的新路子。3）面向 2050 年，在乡土中国向城镇中国、传统社会向信息社会、全面小康向共同富裕转变进程中，

建议聚焦乡村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环境治理等乡村治理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推动工程科技与乡村治理深

度融合，积极构建起“政策环境支撑、现代科技支撑、工程项目支撑、高素质人才支撑”的乡村治理现代化支撑体系，

助力实现党建引领下的乡村自治、德治、法治与智治相融合的现代化治理目标，支撑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实现。4）建

议从顶层设计、科技立项、企业经营、农民参与、工程试点、人才支撑等方面推动乡村治理工程科技的落地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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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现代化”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活动，是“人们把

促进物质福利，改善生活条件作为公共政策和私人努力

的目标”[1]。“现代化”一词首次出现于国内政策文件可

追溯至 1954 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

“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四个现代化”。2003 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成为“四个现代化”之后的党和政府所提出的

第五个现代化[2]，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对加强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部署，从民主化、法治化、

科学化、信息化等方面明确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这意味着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属于“现代化”的基本范

畴，同时更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所在。 
乡村治理作为社会治理基石，是指通过解决乡村面

临的问题，实现乡村的发展和稳定的过程，是国家治理

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3]。乡村治理由政治、社会、文化、

经济、生态等多个子系统构成，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乡村治理是否有效关系到整个乡村能否有效运转，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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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乡村振兴能否如期实现。2019 年，《关于加强和改进乡

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作为今后乡村治理工作的根本遵循

被提出，从乡村基层党建、村民自治、乡风文明、平安

法治、为农服务等方面明确了乡村治理的 17 项主要任务，

明确“到 2035 年，乡村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

保障水平显著提高，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基本实现

现代化”的战略取向。根据“现代化”概念以及乡村治

理的目标、内涵与任务，本文认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是

指通过现代化的治理手段、治理方式、治理理念，促进

乡村自治、德治、法治相融合，实现党领导下的乡村治

理民主化、法治化、均等化、信息化、绿色化的社会治

理系统工程，涵盖乡村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公共事务

治理现代化、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以及公共环境治理现

代化等内容。它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义，也

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诉求[4-5]，其建设水平不仅

关系到乡村社会的稳定和谐，更关系到整个国家社会治

理的成色。  
随着城乡经济社会结构的变革与人口流动的变迁，

乡村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技术、治理制度等要素

均发生了变化，乡村治理面临着比以往更加严峻复杂的

形势挑战，传统的乡村治理方式与理念已无法满足多元

治理主体日益增长的利益诉求与农村社会经济的持续发

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注重在科学化、精细化、智

能化上下功夫”。与城市治理相比，由于缺乏有效的法治

化、信息化、绿色化等现代治理工具与手段，乡村治理

·土地保障与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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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着村民参与不足、服务效能不高、社会不良风气盛

行、法治决策科学性待提升等问题[6]。伴随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革命的持续演进，人工智能、大数据、新材料、

新能源、系统仿真等工程科技的创新与发展，为应对与

解决乡村治理面临的管理服务效能低下问题提供新的途

径与方法。观察各地实践，2019、2021 年中央组织部、

中央宣传部、民政部、司法部 4 部委先后联合开展了两

批乡村治理试点示范创建工作，叠加数字乡村、民主法

治乡村、平安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等乡村建设重大工程

牵引，部分地区积极推进工程科技与乡村治理主体协同

共治、乡村社会风险研判、乡村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乡

村公共服务精细化相融合，在推动乡村治理协同化、法

治化、数字化、绿色化方面成效初显。由此，工程科技

已成为改变乡村治理传统方式最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

新发展格局下，乡村治理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探

索其现代化转型路径，从宏观战略层面解答其“未来如何

走”的工程科技战略问题，是实现乡村有效迫切需要研究

的问题[7]。 
从既有研究看，学者在乡村治理现代化历史与实践

总结[8-10]、乡村基层党建与政治问题[11-14]、乡村法治与德

治[15-18]、乡村农民自治与多元主体参与[19-22]、乡村规划与

建设[23]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为领域内相关学者了解乡

村治理体系的体制机制等深层次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价

值。也有部分学者针对数字科技赋能问题，探讨了乡村

技术治理的范式问题[24-26]，但鲜有学者从工程科技视角

探讨中长期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系统性、战略性问题，

这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重大工程科技

成果的转化与落地实施，也不适应新时代的科技强国发

展要求。本文将围绕新发展阶段下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

的战略需求，把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乡村治理现代

化的战略支撑，提出面向中长期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

总体战略构想，明确乡村治理现代化领域的工程科技发

展路径与战略任务，为中国利用工程科技赋能乡村治理

现代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决策参考。 

1  乡村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

导意见》《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乡

村振兴促进法》等中央文件的指导下，中国逐步建立起了

党组织领导下的德治、法治与自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新

体系，政府各部门运用国家制度、乡规民约、道德风尚

治理乡村的能力以及乡村自我管理能力不断提升，但同

时面临着治理主体不协同、治理过程碎片化、治理决策

不科学等问题，尤其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更加暴露了

乡村治理的短板。 
1.1   乡村治理过程“碎片化”，导致乡村治理资源配置

低效 

受政绩导向，乡镇政府在服务乡村过程中往往容易

忽略村民的真正公共利益诉求，取而代之的是“政绩工

程”“亮点工程”“面子工程”，由此带来的不仅是农民群

众切身利益的受损，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也得不到捍卫。

同时，各部门相互争夺有限的乡村治理资源，导致各政

府部门间权责呈条块分割、各自为政、部门主义等碎片

化状态，尚未实现部门间治理信息互通与数据资源共享，

以及跨部门、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导致乡村治理信息、

决策与行动的重复、分散甚至冲突，不仅造成公共资源

浪费，也给各部门科学决策和高效应对带来较大挑战，

这种挑战在应对重大公共管理问题和突发事件中尤为明

显。此外，由于“中央-省-市-县-乡-村”治理层级的碎片

化，不仅制约了政策传递的时效性、真实性，通过“行

政性”工作下沉也挤压了基层自治空间，抑制了乡村自

治活力，影响了乡村治理整体效率。 
1.2   有效的治理主体参与机制缺位，导致乡村治理多元

“共同体”尚未形成 

受传统制度影响，中国乡村治理主要依靠乡镇政府

及村委会，“多元参与、协同共治”的治理体系尚未建立。

一方面，村民参与意识薄弱。部分农民在心理上依然保

留“等靠要”“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政府送小康”“政府

干、村民看”等思想，民主观念缺乏和民主意识残缺，

参与乡村事务的意识不足。同时，由于目前村民自治依

然依靠政府单一推动，村民自治的法规执行不到位，加

上应有的教育培训缺位与农民参与渠道单位，导致村民

与村组织、基层党委政府之间的沟通联系机制、意见建

议表达机制、民主监督机制不健全，部分地区村民通过

村民全体会议和代表会议两种方式参与村务仅流于形

式。据课题组调查问卷统计，35%左右的受访村民从未参

与过乡村事务的讨论或投票，仅 35%左右的村民向村委

会提出过村务问题或意见，仅 42%左右的提议得到了有

效解决和反馈。另一方面，治理主体之间协同性不够。

尽管现阶段越来越多的介于官方与民间的新型社会组织

开始参与到乡村治理中，如乡贤理事会、平安协会、公

益理事会、农村社区服务组织及各类协会等[27]，促进了

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课题组调查数据显示，拥有志愿者

组织、行业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红白理事会、乡

贤理事会的受访村占比分别为 61.96%、52.55%、50.29%、

45.10%、33.33%。然而，由于自治、德治、法治之间的

壁垒界限不清，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治理的导入机制、平

台建设、项目支持、业态支撑缺乏，依靠政府购买服务

的社会力量进入模式难以在农村地区有效推广，基层党

组织、社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等各类治理主体之间的

联动协同能力较弱，制约了乡村的系统性治理。此外，

由于缺乏面向村民的治理平台，导致村民自治成本高、

集体行动力不强。 
1.3   现代治理工具与手段应用滞后，导致乡村治理响应

与决策应对不敏捷 

一是现代治理关键技术适用性差。乡村治理涉及多

个领域，包括民政、社保、计生等多项治理内容，涵盖

基层党建、村级事务、乡风文明、公共安全等多种村务。

以数字化治理技术为例，尽管其在城市敏捷治理中发挥

重要作用，但由于关键核心技术研发能力不足，现有的

技术尚适应不了不同类型、不同经济水平与不同风俗的

乡村，多数乡村在治理方式上主要采取“头痛医头、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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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医脚”的事后处置方式，导致乡村各类治理主体在应

对突发事件等重大事件的治理能力和决策水平明显落后

于城市治理。在治理决策上，多数村庄存在着个人经验

主义管理方式或“大家长式”管控方式现象，普遍缺乏

对村民群众的实际走访调研，加上缺乏部门联动与协同

共治技术手段，导致乡村治理出现“重复管理”“多头管

理”，治理资源配置总体效率偏低，治理决策有效性、针

对性与科学性待提升。二是治理主体素养偏低制约现代

治理工具的导入。同时，长期以来，中国乡村优质人才、

中青年持续外流，人才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素质偏低，

制约了现代治理工具的导入。调查数据显示，农村户主

平均受教育年限仅 8.2 a，低于国际平均水平（11 a），初

中及以下占比高达 87%，各级各类乡村人才短缺明显。

以乡村社会综合治理为例，目前中国 40%的农村公安派

出所警力不到 5 人，治安监管预防性和前瞻性不足。三

是乡村治理内生动力不足制约现代治理工具的推广。农

村集体经济发展普遍较为迟缓，导致现代治理工具应用

与推广内生动力不足，治理“缺人”“缺钱”现象并重。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目前在有经营收益的村集体中，

年收入在 5 万元以下的村占一半左右，乡村集体经济发

展“等靠要”现象依然存在。 
1.4   乡村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导致乡村基层公共

服务治理成本高昂 

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处于深刻变动时期，现阶段

的治理方式在应对社会风险中仍显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是农村空心化与老龄化将长期存在，加剧社会公共资

源配置的压力以及村庄管理成本。随着技术的发展与产

业的转移，传统村庄的封闭性和稳定性逐渐被打破，大

量人口向城镇迁移，使得农村空心化与老龄化现象并存

将更加严重。据统计，2020 年中国农村地区 60 岁以上人

口占比达 23.8%，60%的行政村为人口空心村（一般指人

口净流出比例不低于 5%的村庄），乡村干部大多由 40~60
岁的中老年人群构成。面向 2035 年，预计中国农村地区

60 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 35%以上，65 岁以上人口占比

将达到 25%左右。届时，不仅需要重新思考谁来治理乡

村的问题，同时也将面临农村老年人口长期照料等一系

列社会突出问题。二是部分城乡结合部的村庄人口与外

来人口出现倒挂现象。经济社会的发展推动人口流动的

加剧，二、三产业发达的农村面临着外来人口大量涌入

局面，村庄原有的伦理秩序、道德规范受到冲击，传统

人际关系信任度下降，进一步加大了自治的复杂性。三

是农村社会结构分化将有可能拉大贫富差距，制约共同

富裕目标的实现。现阶段，中国农民分化为农业劳动者、

农民工、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村企业管理者等

不同群体，农户又分化为纯农户、兼业农户、专业大户

等不同主体，阶层结构的复杂也对乡村治理提出新的挑

战。此外，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组织的加快发展正逐渐弱

化以亲缘、宗缘等特殊人际关系组成的乡村社会关系。

诸如此类的社会结构变动，打破了乡村“熟人社会”格

局，亟须寻求工程科技赋能社会综合治理的新手段，推

进乡村“自治”与“智治”深度融合，解决农村社会失

范问题[28]。 
1.5   中国农村地域辽阔、村庄类型多样，乡村治理水平

不平衡、不充分 

一是乡村治理体系发展不充分。从治理体系看，受

限于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实施保障条

件等问题，中国乡村法治体系总体落后于乡村“自治”、

“德治”，落后于城市法治建设。一方面，乡村法规体系、

执行机制和服务体系还不完善，主要表现在国家层面涉

农立法总量不足，尤其在乡村治理中还缺乏有关村民自

治具体的程序性和操作性立法。另一方面，在法律的执

行层面，缺乏强有力的机制保障，如在乡村民主选举和

民主管理中个别地区存在着违规操作、违规乱纪现象，

部分地区村干部甚至以权谋私、拉票贿选。此外，农民

群众学法、懂法、用法的能力还十分有限，乡村法律服

务体系尚不健全，农民群众难以及时获得优质的法律服

务和有效的司法救济，信访不信法现象仍不少见。二是

治理领域发展“不充分”。总体上，中国乡村治理可分为

公共事务治理、公共安全治理、公共服务治理以及公共

环境治理等关键领域，相对于其他领域，乡村公共服务

治理短板问题尤为突出。主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中国

实行非均衡的城乡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导致农村基本公

共服务供给主体面临严重缺位，远不能满足农民的美好

生活需要。同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渠道不健全、村民

对于服务的诉求不主动、不积极，导致服务主体难以获

取精准的受众需求，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处于“总量

过剩”“结构不均”“有效性不足”等现象。三是乡村治

理区域发展“不平衡”。以乡村环境治理为例，由于缺乏充

足的资金、人力、设施、设备保障，以及治理体量大且

覆盖范围广，中西部地区乡村生活污水治理成效与东部

地区有较大差距，导致乡村生活污水整体治理效率低下，

尚有 8 000 多处农村黑臭水体未得到有效处理，尤其在高

寒地区和严重缺水地区，农村改厕技术和模式还不成熟，

治理成本高昂，如厕难、环境脏问题仍待解决，治理任

务艰巨。 

2   新发展阶段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对工程科技的

创新需求 

当前，中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传统农村的封闭性、

稳定性已经打破，乡村治理结构、规则、观念与秩序正

在演化与变迁，治理主体的利益格局也面临着深刻调整，

应对这一系列发展态势，亟需进一步突出工程科技创新

驱动，为全面提升乡村公共服务、公共管理与公共安全

保障水平和公共环境治理水平，着力打造民主法治、平

安健康、宜居宜业乡村赋能。 
2.1 夯实乡村治理物质基础的需要 

新发展阶段中国“三农”工作重心转移至“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十四五”时期乃至 2035 年，是中国彻底

消除绝对贫困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后，迈向基

本实现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在该时期，乡村治理是

否有效，不仅关系到脱贫攻坚成果能否得以有效拓展、

有效防止规模性返贫，同时关系到乡村全面振兴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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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而在这一进程中，中国乡村治理还面临“缺钱”

问题。为确保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如期实现，迫切需要把

农村集体经济基地作为乡村治理阵地与主体，通过发挥

重大工程牵引作用，激活广大农民群众能动性，为发展

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实现乡村产业振兴和乡村

治理的有机融合，不断激发乡村社会活力，为全面提升

乡村治理的专业化、精准化、智能化水平提供物质经济

基础。 
2.2  提升乡村治理综合效能的需要 

实践表明，通过推进乡村社会治理数字化、智能化

等工程建设，在解决诉求表达、风险研判、应急管理等

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如浙江省德清县依托乡村治理数字

化平台的预警监测数据，实现村级应急效率提高 30%以

上；尤其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各地积极推行

“健康码”大数据动态管理，为农村疫情防控、社区管

理、农民工复工复产等提供坚强保障。由此，亟须探索

以信息化为支撑的现代化治理方式解决治理过程的“碎

片化”问题，以此提升治理效能。 
2.3  满足多元主体利益诉求的需要 

一是满足农民合法权益、平等保护的需求。在由传

统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进程中，农民作为乡村治理

主体，其利益诉求发生着变化，表现为由过去的维持生

计为主向实现产业高质高效、生活富裕富足、环境宜居

宜业等方面转变，需求更加多元化、差异化。尤其在公

共利益诉求方面，农民的需求不再局限在农地征收中的

公共利益分配，对享有与城市同等的民政、社保、计生、

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权益，以及法律援助、矛盾纠纷化

解、公共环境治理等公共利益诉求也逐渐增多，社会保

障需求更加广泛。尤其对于土地产权的保护、民主决策

和管理监督等政治参与的需求更加强烈。在不同利益诉

求的交织下，解决好政府与农民之间、农民与市民之间

等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问题，亟需引入敏捷治理等新理

念，推动乡村治理的规范化、智能化、集约化，维护农

村社会和谐稳定。 
二是满足地方政府良性互动、法治化运行的需求。

构建科学、法治的政法运行机制是现代治理体系的基本

要素，依法有序的良性运行，是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

基本要求。如何确保县级治理主体和乡镇治理主体之间、

乡镇治理主体和村委会之间职权的科学合理界定，解决

乡村法治体系建设滞后问题，亟需推动科技创新与法治

建设融合发展，着力探索适合中国乡村特色、乡镇政府

与乡村良性互动的乡村法治系统平台，以此规范权力运

作，推动资源下沉，切实减轻基层运行和农民的负担[29]。 
三是满足多方主体参与治理的需求。从传统的乡土

社会到现今的村民自治，中国乡村治理主体基本完成了

由国家单一权威主体向乡镇党委、政府和村两委、社会

组织等社会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共治的转变[10]，多元主体

协同融合、共同参与乡村治理成为常态。村干部、党员

和村民代表成为村治主体，越来越多的介于官方与民间

的新型社会组织开始参与到乡村治理中，作为乡镇政府

与村民自治组织的重要补充[30]。如何激活多元主体参与

乡村治理的能动性，除必要的土地、税收等优惠支持政

策外，亟需引入网络化治理机制，建立起与公众参与水

平相匹配的公众参与机制，推动公众参与引导乡村治理

重大工程社会矛盾的自我疏导、自我治理和自我化解，

形成全民共建共享的网络化治理新格局。 

3  新发展阶段下利用工程科技赋能中国乡村治理

现代化的战略路径 

3.1  战略构想 

面向 2050 年全面实现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发展需求，顺应现代社会治理领域的科技创新发展

趋势，遵循中国乡村社会发展与变革规律，以乡村治理

能力现代化为主攻方向，以建立完善共建共享共治的乡

村治理体系为基本前提，以增进全体农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为落脚点，聚焦乡村公共服务治理精细

化智能化、乡村公共事务治理协同化便捷化、乡村公共

安全治理韧性化高效化、乡村环境治理动态化系统化等

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创新探索工程科技赋能乡村治理

现代化新模式，助力实现“为农服务高效便捷、智能精

准、普惠均等”“村级事务管理横纵联动、协同高效、便

民快捷”“乡村公共安全县乡联动、扁平高效、共享应用”

“农村人居环境动态监测、公众参与、系统治理”等治

理有效目标（见图 1）。积极构建起“政策环境支撑、现

代科技支撑、工程项目支撑、高素质人才支撑”的乡村

治理现代化支撑体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

路，最终实现乡村治理民主化、法治化、数字化、智能

化与绿色化，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实现

共同富裕。 

 
图 1  工程科技创新赋能乡村治理战略路径 

Fig.1  Strategic path of engineering technology innovation 
empowering rural governance 

 

3.2  分时序技术发展路径 

针对关键技术适用性差问题，本研究采用两轮专家

德尔菲调查法（共咨询领域内专家院士百余人次），对基

层党建、乡村公共服务、乡村公共管理、乡村公共安全、

乡村人居环境等治理领域的工程技术进行了分阶段前

瞻。具体实现路径如下： 
3.2.1  未来五年技术发展重点 

重点熟化基层智慧党建关键技术，为基层党建高效

管理提供科技支撑；围绕乡村治理“一张图”数据库、

数据标准、数据模型、数据安全，开展乡村治理大数据

关键技术研发并取得突破，探索多层级乡村治理大数据

平台建设方向，为各类主体提供精准化、便捷化的服务；

聚焦乡村防灾减灾救灾、公共卫生防疫、矛盾纠纷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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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重大突发事件，研发适合中国乡村特点的重大安全防

控与应急技术装备，织密公共安全网；针对乡村多源环

境感知与实时监控技术落后问题，研究基于“5G+北斗+
地面卫星系统”与移动视觉深度融合的乡村资源环境多

源感知技术，研制乡村环境质量监测与污染防控装备，

实现乡村环境的多维度感知。 
3.2.2  中长期技术发展路径 

在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关键技术方面，重点攻

克跨媒体内容识别与分析技术、专业内容知识聚合服务

技术等公共服务数字化共性关键技术，研制面向乡村居

民多样化公共服务需求的人机互动移动终端设备，推动

乡村公共服务治理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建设一批“未

来乡村社区”；在平安法治乡村科技支撑方面，突破乡村

社会风险源头多参数精准探测与动态智能识别技术，攻

克乡村矛盾纠纷生成因素、演进进程、规律辅助分析与

智能预测模型，构建起乡村平安法治“监－管－控”云

平台并开展规模化应用，基本实现乡村公共安全精准监

测、精准预警、精细防控、高效救援；在乡村多元协同

治理方面，研究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乡村

治理新模式，研究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计算机

视觉处理、数字孪生的乡村“物－景－人－事”全面感

知、精准测算、实时捕捉技术并取得突破，建立基于“天

－临－空－地”和“物－景”模式的多数据平台并开展

规模化应用，基本建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

在平安法治乡村科技支撑方面，突破乡村社会风险源头

多参数精准探测与动态智能识别技术，攻克乡村矛盾纠

纷生成因素、演进进程、规律辅助分析与智能预测模型，

构建起乡村平安法治“监－管－控”云平台并开展规模

化应用，基本实现乡村公共安全精准监测、精准预警、

精细防控、高效救援。 
3.3  分领域赋能技术路径 

3.3.1  加强乡村公共服务制度化、数字化、智能化建设，

着力提升乡村公共服务可及性、均等化水平 

以县域城镇化为抓手，强化乡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县乡村统筹，建立乡村全员全程全方位教育服务、城乡

多层次医疗养老服务、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参与反馈、城

乡一体化社会保障、全民终身就业培训等制度体系，逐

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制度并轨，支撑城乡基

本公共服务公平化、均等化目标的实现。更好发挥数字

科技对乡村公共服务治理的支撑作用，着力推动“互联

网+政务服务”“互联网+公共服务”下沉农村，探索建立

跨部门、跨城乡的区域性公共服务数据共享机制，“让信

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不断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治理能

力，让优质公共服务飞入寻常农户家。 
3.3.2  建立信息化支撑、多主体协同的村级事务治理体

系，着力提升乡村公共管理水平 

逐步完善乡村公共事务治理的过渡性制度，建立健

全村民自治制度、“三务”公开制度、小微权力规范运行

制度、新时代村规民约、民主协商共治制度等制度体系，

构建符合公共事务治理需求的行动准则。接续推动乡村

治理体系试点建设，支持试点市县打造面向乡村公共事

务，涵盖航空影像、村庄资产资源、事务管理信息等数

据在内的大数据基础平台，鼓励县辖区内各村利用大数

据平台开展党建、三资管理、三务公开、村民自治、移

风易俗、法治服务、小微权力监督等工作。继续开展新

乡贤回归工程、农民工回引工程、“第一书记”工程，建

立健全乡村干部“金种子”培养选拔机制，不断夯实乡

村公共事务治理人才队伍。 
3.3.3  建立健全乡村公共安全保障体系，织密群防群治

的公共安全防控网 

将国家安全观嵌入乡村，在乡村地区积极传播安全

发展的新理念，着力引导村镇干部、居民树立新型公共

安全意识。在继续完善社会安全领域立法的同时，重视

乡规民约、习俗规范等“民间法”在乡村公共安全秩序

构建中的作用，形成乡村公共安全“国家法”与“民间

法”优势互补的良好局面。在网格化治理体系下，试点

开展乡村平安医院、平安厂企、平安校园、平安电力、

平安出租屋等多领域平安建设，逐步建成多部门联动的

平安乡村。拓展农村“雪亮工程”视频图像信息的应用

场景，探索基于“雪亮工程”的于农村社会治理、农村养老、

精准扶贫等领域应用。综合应用物联网、大数据、智慧

云广播等新技术，探索建立乡村区域治安大数据防控平

台、突发性重大安全事件大数据防控平台等，不断提升

乡村公共安全防控能力与应急救援水平。 
3.3.4  深入推进乡村环境系统治理，构建新时代多元互

动的乡村环境治理新格局 

以乡村面源环境污染、生活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

貌提升为主攻方向，因地制宜研发集成和熟化推广农业

废弃物能源化综合利用、生活垃圾与生活污水处理、村

镇聚落空间设计与生态建筑材料等关键技术与模式，全

面推进乡村生活生产生态环境联动治理、协同治理。探

索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基于“政府+村集体+社会资本”
的运作模式，鼓励环保企业参与乡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和乡村垃圾、污水处理等经营性项目。持续加大对乡村

智能化污水处理设备、智能化分类垃圾桶等设备及其移

动终端的投入力度，构建“互联网+”乡村环境治理平台，

推动乡村环境治理与监督民主化、协同化、信息化与绿

色化。加快建设全国层面的乡村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

对废弃物、污染源、生活垃圾、生活废水、大气环境质

量、饮用水水源等主要环境数据开展动态监测。针对山

地丘陵、高寒缺水等偏远农村生态脆弱区，以农业农村

废弃物资源化循环利用为导向，开展全面化、系统化环

境治理，尤其重点聚焦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治理、

改厕以及清洁能源利用领域，优先推广运行费用低、管

护简便的系列技术装备[31]；而对于农村居民居住分散的

村落，探索推广基于土壤渗滤等就地循环处理技术的人

居环境整治技术治理；对于空心化村庄，建议采用联村

并建、跨村联建人居环境治理终端设施方式，推动实现

镇域层面的全域化人居环境治理现代化。 
3.4  分区分类梯次推进路径 

3.4.1  分区推进路径建议 

至 2025 年，建议重点支持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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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流入城市的郊区、集体经济实力强以及中西部城市近

郊区等有基础、有条件的乡村，通过战斗堡垒、制度法

规、信息平台、多元共建等方式率先实现乡村治理现代

化。至 2035 年，建议重点推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周边以

及广大平原、丘陵地区的乡村，通过加大城乡融合推进

力度，壮大乡村集体经济，建立网格化、多元化治理体

系，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对于革命老区、民族地区、

边疆地区、地处偏远、经济欠发达的乡村，通过夯实基

层党组织建设、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完善基本公共

服务体系、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等方式，推动形

成多元协同治理格局，争取至 2050 年如期实现乡村治理

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3.4.2  分类推进路径建议 

1）城郊融合类村庄。该类村庄一般地处城市近郊，

具有良好的地理区位条件。受城镇辐射带动优势影响[32]，

该类村庄整体经济水平较高，乡村治理主体各类主体学

习能力较强，具备规模化整治的潜力。但同时，面临着

城乡间人口流动性大、治理主体间权责不清、集体产业

用地受限等制约，以及农民市民化进程的加快，导致公

共服务治理成本高昂、乡村公共事务集体行动力不强等。

对于部分“城中村”，更是存在规划不合理、布局混乱，

居住环境“脏乱差”等问题。建议以提升村庄服务城市

发展、承接城市功能外溢的能力为着力点，以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城乡公共服务共建

共享工程科技为支撑，全面推行乡村网格化精准管理，

积极打造乡村社区高效服务体系，推动形成城乡一体化

治理、整体性治理格局。 
2）集聚提升类村庄。该类村庄是中国当前规模较大

的中心村( 规模较大、主导产业优势明显、人口聚集) 或
其他一些仍将持续存在的一般村庄( 以农业生产为主) ，
在中国村庄类型中占大多数[33]。现阶段，该类村庄主要

存在治理人才缺乏、管理服务精细化水平低、产业振兴

与组织振兴融合不够等问题。建议立足多元主体需求，

以多元协同治理、网格化治理工程科技为支撑，以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阵地，加大驻村干部、第一书记等

“带头人”培育力度，全面推进“放管服”改革和“最

多跑一次”改革，积极打造“网上村委会”等乡村数字

治理场景，以此夯实人才之“本”、产业之“基”、服务

之“质”。 
3）特色保护类村庄。该类村庄是指具有历史文化底

蕴、传统乡风特色、少数民族集聚、特色景观集中的村

庄，大多生态环境优美、特色旅游资源丰富，已成为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34]。其治理优势在于后

发优势明显、原著村民凝聚力强、德治得到有效发挥、

环境治理基础好、壮大集体经济优势明显，面临的短板

在于是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治理主体能力欠

缺使得乡村特色文化保护与传承能力不足，社会协同治

理能动性不够，同时还受环保生态的制约。建议该类村

庄治理以着力培育乡村文化自信为目标，以村庄发展的

可适应性与特色延续性协同为主线，突出工程科技在特

色空间环境的多维度保护维育与有序开发中的作用，加

强乡村传统优秀文化资源保护、挖掘与利用，推动特色

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夯实乡村治理基础[35]。 
4）搬迁撤并类村庄。该类村庄一般特指由于其所处

的地区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不适宜人类生产

生活的村庄，以及由于重大项目建设需要搬迁的村庄，

如易地扶贫搬迁等，或由于本土人口流失严重、产业发

展乏力需要进行合并的村庄。一般而言，对于搬迁类村

庄，大多人口规模小、产业资源缺乏、农业生产条件薄

弱，面临着地方财政治理压力大、农民生计难以维持。

对于部分合并类村庄，大多面临着村民生活习惯不同、

民俗民风不一等、村集体资产混乱问题，加上合并后村

“两委”缺乏“代言人”，导致在治理上难以实现民主化、

协同化。建议协同推进基层组织建设与公共设施建设，

突出信息工程、环境工程、土木工程、管理工程等科技

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乡村文化交流共享、多元主体共

建共商、民生保障服务体系见色号、生态风险监测与保

护等方面的作用，确保生态脆弱地区的环境治理有效，

确保合并村庄/易地搬迁村庄公共治理的协商、协作与协

同[36]。 

4  结论与对策 

4.1 结  论 

本研究立足工程科技赋能视角，剖析了乡村治理面

临的主要困境以及工程科技创新需求，从战略层面提出

了工程科技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总体构想与实施路

径。研究结论表明：现阶段中国乡村治理面临着治理过

程碎片化、治理主体不协同、治理决策不科学、治理成

本较高昂、治理水平不均衡等问题，亟需积极发挥工程

科技在夯实乡村治理物质基础、提升乡村治理综合效能、

精准对接多元主体需求方面的作用，从工程科技赋能层

面谋划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子。研究提出，在乡土中

国向城镇中国、传统社会向信息社会、全面小康向共同

富裕转变进程中，需要积极发挥重大工程创新支撑与牵

引作用，加快推动工程科技与乡村公共服务、公共管理、

公共安全、环境治理等乡村治理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深

度融合，构建起“政策环境支撑、现代科技支撑、工程

项目支撑、高素质人才支撑”的乡村治理现代化支撑体

系，助力实现“为农服务高效便捷、智能精准、普惠均

等”“村级事务管理横纵联动、协同高效、便民快捷”“乡

村公共安全县乡联动、扁平高效、共享应用”“农村人居

环境动态监测、公众参与、系统治理”等治理有效目标。 
4.2 对策建议 

4.2.1  统筹规划乡村治理现代化工程建设 

将乡村治理现代化工程建设融合乡村建设行动发展

大局，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工程建设规划与国家乡村振

兴总体规划相衔接。加快编制《乡村治理现代化工程建

设规划纲要》，围绕乡村治理工程科技创新领域的人才、

技术、资金、数据等要素需求，聚焦乡村公共服务、公

共管理、公共安全、公共环境等主要治理领域，规划部

署工程科技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框架，合理布局

重大应用示范和产业化项目，同时鼓励各省市、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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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编制专项发展规划。建立完善乡村治理现代化

工程建设的部门协同机制，构建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发

展数据库与信息共享平台，加强部省市县多层级、横向

部门之间的协调衔接。构建乡村治理现代化状态的描述

体系，包括治理目标、治理环境、治理主体、治理方法、

治理机制、治理效果等，研究制定实现治理有效的现代

化治理工程统一建设标准，包括文明乡村、法治乡村、

平安乡村、数字乡村等乡村建设过程中的数据标准、管

理标准、安全标准、分类标准等。 
4.2.2  着力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科技水平 

立足高水平自立自强，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发

挥好已有的国家实验室等平台条件支撑作用，探索建立

乡村治理现代化技术创新中心、前沿技术重点实验室等

条件平台。围绕突破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基层智

慧党建、乡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面向村民综合素质与

能力提升的知识服务、乡村公共安全与社会风险的预测

预警、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等领域涉及的关键技术开展创

新性研究，研发具有乡村特色的低成本、便捷化、用得

上、用得起的技术产品。强化数字科技赋能作用，聚力

打造一批党建引领下的乡村智慧自治、智慧德治、智慧

法治应用场景。聚焦乡村治理的重点地区和重点领域，

围绕提升公共服务精细化水平、环境治理水平、乡村公

共安全防控水平，开展乡村治理现代化关键技术集成应

用和示范，熟化推广一批乡村治理技术模式。 
4.2.3  探索推行乡村企业化经营治理试点 

针对乡村治理“谁”来治理、“钱”从哪来等痛点问

题，可试点探索实行村庄场域的经营性治理战略，即村

庄经济能人主政村庄，采用公司化合作治理或“集体+家
庭农场+公司”方式，通过股权的融合，以经营企业的市

场理念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向内挖掘村庄资源价值，向

外经营推广，加强村与村、城市与乡村、企业和农民之

间的融合重组，共同探索以政府为引导，以农村集体组

织、农民合作社为主体，返乡青年创客、农民群众广泛

参与的共建共享模式，为实现乡村多元价值的裂变赋能。 
4.2.4  强化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 

因地制宜推广基于积分制的乡村治理现代化模式，

对乡村治理现代化技术应用、重大工程建设与后期运维

中的农村居民参与行为，进行量化积分考核与奖励。同

时，尊重并充分发挥农民乡村建设主体地位，多渠道征

集农民群众的“急愁盼”诉求，在农村新基建、城乡信

息化融合、基层公共服务治理、村级公共事务治理、人

居环境整治等领域，鼓励和引导农民参与有关政策、重

大工程与相关活动的制定、实施与全过程监督。更加突

出党的全面领导与引领，积极发挥党员干部“领头雁”

作用，以“少一点管控、多一点善治”为目标，推动实

施党员干部服务群众的网格化建设，有效带动村民积极

投身于乡村治理的各个领域。 
4.2.5  加强政府在重大工程推广中的作用 

研究制定与乡村治理重大工程建设中产生的技术产

品与服务投入的补贴机制，包括绿色环保设施设备购置

补贴、数据治理平台开发运维服务补贴、面向公共服务

需求的数据采集补贴、农村地区互联网接入和数据传输

通讯费用减免等。对于乡村治理现代化工程重大科技专

项研发过程所产生的研发试制，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

激发研发主体内生动力。重视重大工程的应用示范与牵

引作用，建议以乡村治理体系试点县为依托，按照分区

域、分类别、分时序推进原则，遴选一批试点县开展乡

村治理协同化、绿色化、数字化综合示范，围绕科技支

撑体系、建设运营机制、政策制度创设、农民参与机制

等开展系统性试验，重点深化工程科技在民生服务、治

安防控、矛盾纠纷调解、应急管理、舆情分析等领域的

示范应用，形成一批乡村敏捷性治理新模式。同时，做

好示范点位的典型案例征集、经验交流与示范推广，指

导各地各部门有序分类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 
4.2.6  注重乡村治理工程科技的人才培养 

重视乡村治理现代化与现代信息技术、能源利用技

术、环境科学技术等现代工程科学技术深度融合，将新

知识、新技术融入工程学科和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培

养一批农学与信息、管理、环境、能源等多学科交叉的

工程人才，建设适应乡村治理协同化、绿色化、智能化

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整合农民农村培训专项经费，重

点面向乡村治理骨干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聚焦

技术产品应用、设施设备管理与维护、集体产业开发与

建设、乡村法治系统工程建设等，开展乡村治理现代化

工程技术培训。对于外出务工人员、高校毕业生、退伍

军人、乡贤等有意愿参与乡村治理现代化工程建设的各

类人才，也将其纳入到培训范围，建设一支懂技术、会

操作、善管理的乡村治理人才队伍。深化乡村治理人才

培养、引进、管理、使用、流动、激励等制度改革，鼓

励各类治理人才投入乡村治理当中，充实基层治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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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governance is the cornerston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n China. Research on the strategy of rur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larifying the medium and long-term strategic deployment direction of China’s rural 
governance, and it is also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This paper first scientifically analyzed the main difficulties faced by r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And the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it dissected the strategic needs for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rur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Thirdly it proposed the strategic vision and strategic path for China’s rur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enabled by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detail. Finally, it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rur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showed that 1) nowadays, China’s rural governance was facing such problems as fragmentation of 
governance processes, uncoordinated governance subjects, unscientific governance methods, high governance costs, and 
uneven governance efficiency, etc. 2) As China had been entering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positive progress had been 
made in the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rural governance, it was urgent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onsolidating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improving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iveness of rural governance, and accurately meeting the needs of multiple subjects, and then plan a new way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from the strategic level of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 By 2050, 
China's rural area was facing three changes that wer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rural China to urban China,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 traditional society to an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n all-round well-off society to common 
prosperity. It was suggested to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 rural governance 
focusing on the important fields and key links of rural governance such as rural public service, public management, public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then build a system for rural governance with the support of “policy environment,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gineering projects and high-quality talents”, achieving the goal of modern governance of 
rural autonomy, rule of virtue, rule of law and intellectual governance under the guidance of Party construction, and suppor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4) To accelerate the implemen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engineering technology, this paper proposed a series of policy arrangements such as 
strengthening top-level design, strengthen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jects, highlighting the main body of farmers, 
exploring business governance, and implementing classified promotion strategies. 
Keywords: rur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rural vitalization;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